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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

!"#$年 %!月，蔡乾离开台湾前往厦门，
在台湾共产党厦门支部工作。同年 !&月，他
去福建省漳州，在石码中学任教。三年之后，
他秘密地到了苏区，协助红军做好袭击漳州
的准备工作。不久，红军就攻占了漳州。%"'&
年 (月，他到达瑞金，在列宁学院任教，教授
社会学、土地问题等等。这时，他还兼任反帝
同盟的工作，负责同殖民地人民的联络。
在长征期间，蔡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任政

委一职。到陕西后，他又恢复原来的工作，担
任反帝同盟———此时改名为反日同盟的主
席。)月，他又兼任西北苏维埃政府的内务部
长。
蔡的妻子是台湾人，长征时留在江西；蔡

估计她此时已安全转移到了福建。
埃德加·斯诺在介绍之后推测：蔡乾既精

通汉语又精通日语，两种语言驾轻就熟，读和
说同样流利。如果蔡还活着，那么他在台湾的
共产党地下工作中，即使不是领袖，也可能是
位颇有影响的人物。
埃德加·斯诺的预测有一点是准确的，那

就是蔡孝乾确实出任中共在台的最高领导
人。但在他整理书稿完成的 %"('年，蔡孝乾
已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成为出卖组织和同志
的可耻叛徒。
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

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
发展地下组织。当时“台工委”隶属华中局（后
改华东局），蔡孝乾 %")(年 "月自延安出发，
三个月后辗转到达江苏淮安，与时任华中局
书记的老领导张鼎臣、组织部长曾山见面，商
讨赴台事宜，并请调曾在抗大受训的台湾籍
干部张志忠等人。是年底，蔡孝乾、张志忠等
赴台干部在上海集中，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
刘晓、张执一等负责，组织他们学习一个月。
%")*年 '月开始，这批同志陆续潜回台湾。
同年 (月，在台湾正式成立中共台湾省工委，
蔡孝乾任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张志忠任武装部长，洪幼樵任宣传
部长。

蔡孝乾本人于 !")*年 + 月进
入台湾，隐姓埋名，在基隆港当码头
工人，以掩护其身份。离台已 !$个
寒暑的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
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

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党员，行动十分谨
慎。!")+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
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
仅 +,余人。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政府的残酷
镇压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
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
满情绪也有所增长。“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
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
定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
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中共大陆
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
形势发展，为迎接解放台湾而做好各项准备
工作。至 %")$年 *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
),,多人，分设 ',多个地方支部；到 %")"年
年底成员数又迅速扩大到 %$,,余名。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

诉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内的女婿家，大约逗留
两个月左右，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
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下次见面最好
能改在进出更方便的地方进行，因为她是以
“母亲”和“外婆”身份来女儿家看外孙的，不
能让家人和邻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

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
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
几条街就能到。

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
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
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
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

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
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
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
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
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
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
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
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
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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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关系发展迅速

女老板关照道：“兰兰，你带马克先生去
熟悉工作环境，交代他这里的规矩。”她扭过
头冷峻地看了马克一眼，抓过马克签好的合
同，自己也随意地签上几笔：“希望合作愉快。
有不清楚的事情，尽管问兰兰。她会告诉你这
里的所有规矩，你要好好记住！”这会儿，她的
声调，已经完全是老板对员工的口
气了。

马克耸耸肩 - 笑呵呵地答道：
“没问题，合作肯定愉快。”说罢，就
乖乖地随兰兰下楼，他猜想，老板的
公事公办的态度，必然是不愿意旁
人知道他们原先认识。
马克个子高，又走在后面，掌握

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可以乘机细细
观察兰兰的身材，从女孩的秀发，到
温柔的肩部再延伸到背影的曲线，
女孩的形态，一览无余。马克心里不
由把她与高傲的女老板进行比较。
单讲满足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求，
兰兰肯定是更合适的人选，至少是
马克比较容易征服的那一类。至于
女老板么，有点像天上飘浮的云，好
看却难以触摸，“妖女！魅惑的妖女！”这是马
克对女老板简洁的判断。
走在楼梯上的马克，内心充满快乐，相信

命运女神已经眷顾他。他在这个陌生的码头
仅仅闲逛了几天，不经意间，一扇门已经为他
打开。打工，哪怕是高工资的打工，当然不是
他到上海探险的目标。可是，有这样一个开
端，也不错啊。
好的运气，有时真会接连而至。在马克与

女老板签约的那个夜里，当马克在酒吧里忙
着履行调酒师职责的时刻，他接到了另一位
上海姑娘的电话。是苏阳的妹妹苏月打来的。
前两天，马克闲得发闷，盼望这女孩来电，她
偏偏没有动静。苏阳说过，妹妹会来关照新到
上海的美国客人。当马克到达浦东机场走下
飞机时，他所能想起的唯一的上海女性，就是
苏月，他欣赏过她在照片上的倩影。可惜，来
上海这么多天，没有苏月的任何消息。马克甚
至怀疑苏阳是否压根儿不愿意妹妹认识他，
好像他马克只要一见面就会欺负他妹妹苏月
似的。不过，当马克在酒吧里接苏月的电话
时，他却恰巧没兴致也没有时间与她闲聊，因

为旁边的兰兰正催着他为客人们调酒。他只
得对苏月随口应付了几句，就把电话挂断了。
短短几天时间，马克与酒吧女招待兰兰

的关系发展迅速，他暗暗称奇。有朋友说，亚
洲女子含蓄得很，内敛得很，追起来费时间，
更费精神。按照马克现在的经验，好像兰兰比
美国大学里的女生更不设防啊。

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习惯以
实用主义来操作事务。马克明白，兰
兰是他比较容易收获的果实，仿佛熟
透的亮晶晶的葡萄，里面的汁水把果
皮撑得几乎要破裂，你甚至不必伸手
去摘，用力吹口大气，它八成就自动
往下掉，把新鲜的果液洒了一地。在
马克认识兰兰的第三天，他磨蹭着不
肯早走，直挨到夜里该关门的时候，
当兰兰关灭大堂的吊灯，招呼马克一
起离开的刹那，马克从身后突然揽住
了兰兰。那女孩的身子颤抖了一下，
随即就乖乖地不动了，顺着马克用力
的方向，倒向了马克宽阔的胸膛。于
是，马克把他俩的关系，迅速地升温
到情人的级别。

兰兰悄悄告诉马克，这酒吧是别
人投资让女老板“玩”的，赚不赚钱，她根本无
所谓。马克听得眼睛发亮：“装饰得这么豪华
的酒吧，当个玩具送她玩啊？”兰兰嫌他少见
多怪：“上海有钱人不比你们美国少，花几百
万投家酒吧是毛毛雨！只要哄得情人开心，就
不在乎钱啊。”
两人能在一起讲老板的闲话怪话，是关

系进入暧昧的证明，也是他敢于突然出手，在
那个半夜，用狂热的拥抱俘虏女孩子的原因。
这个兰兰，正是本故事开头时露过脸的，嫌马
克痴头怪脑而与他分手的上海姑娘。不过，那
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马克与兰兰，像所有的
情人一样，是被甜言蜜语包裹着的开心果，幸
福得有点忘乎所以，在酒吧里招待着客人。有
一回，兰兰正在咖啡机上调配卡布奇诺，马克
从她身后过去，伸右拳，朝她身上捅了一下，
这袭击过于突然，引得兰兰失声惊叫起来，让
酒吧里几位客人十分诧异，目光齐刷刷地投
向吧台，亏得兰兰机灵，假装一个踉跄，把手
上端着的咖啡洒落半杯，才算搪塞过去。兰兰
挨近马克，轻声地恶骂：“色鬼！斩了你的爪
子！”马克被骂得开心地傻笑。


